缘结图书为读者 by 李秉乾













是年 9月下旬某日, 我拾着简陋的行装, 在晨
光熹微的清早, 踩着崎岖的山路, 举步向县城走




着: 锦绣烟花自一洲, 无边风景似杭州。 啊! 厦
门, 您原来是这样一座美丽的海滨小城。厦门大学






















翌年, 1957 年, 乃是我刚满 20 岁的花季年
华。我刚刚听完 !中国文学史∀、!现代文学∀ 以及
!俄语∀ (研究生班) 课程, 文学遗产 栏的剪报






员干部问我: 你有没有参加民主党派? 一时, 我
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 深怕自己也 随流入污 。
幸好也只这一问而罢了。接着我们 4位新来的同志










三千世界, 惊醒一夕清梦。1957 年12月 25 日, 这
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, 身佩大红花光荣下放到市郊
灌口镇上塘村当农民了。到了乡下, 静心揣磨下放
的原因, 不难发现原来早有先兆了 # # # 什么莫须有
的 参加民主党派 等等, 真是欲加罪于你, 何患
无辞。作为生长农村的我, 来到农村, 就象回到自
己的家一样, 不久还被社员推为村监委。灌口地广
人稀, 物丰民勤, 加上大跃进狂风劲吹, 什么吃饭
不要钱, 搞什么几包等等, 仿佛农村率先进入共产
主义了。然而, 好景不长, 好梦难圆, 大锅饭吃不
了多久, 国民经济出现了失调,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
了。为此, 学校正式通知我回校办理离校手续 # #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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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关, 一直向前走, 没有拐弯, 没有想到还有回
头的时候。突然人事处又通知我暂停, 另有去路
# # # 先去校养猪场养猪去。命运, 总是板着脸孔跟
你开玩笑, 这时已经是 1959 年了。
校养猪场分别建在校内的中和 (即现在的北村
右侧) 和顶沃子二处, 后扩展至胡里山海滨山脚




些校一级 犯错误 的干部等等, 分为运输、加工




见, 还揭他们的 老底 。
大约是在 1960 年春, 原校人事处处长刘峙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队也可借口进城 办事 等等, 实际上是去城里吃
点荤菜加加油。应该说 三共同 是不简单的革命
坚持和锻炼。诚想现在下乡干部可大不相同了。当






于 1969 年 12月 25 日, 举家下放漳州南靖县梅林
公社当农民。事情总是这么巧合, 时隔十年, 同样













这时 四人帮 还在台上, 革命和生产处在艰难
中。1972年 3 月某日, 我们一家五口又从闽南南
靖的梅林山区包车返回厦门大学。当时手抱的长子
已经二岁半, 这次又增加一位小子, 取名向靖, 还
在襁褓中, 可谓双丰收。生活是一泓泪水积成的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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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这一晃 15 年就这么过去了, 几经折腾, 总
算回到学校了。冷落的校园, 未上轨道的图书馆工
作, 首批工农兵学员在上管改。有些学员得知图书
馆有 !金瓶梅∀ 古书, 屡屡欲借, 令我为难。他们
总以主人翁的态度, 用大字报相威迫。我这 曾经
沧海难为水 的一名小兵, 并未屈从, 且使他们失
望。














统的编纂实践, 为我后来撰写 !台湾省方志论∀ 和
!台湾省地方志提要∀ 二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与
此同时进行的全国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也在进行。






!集韵∀ 一书, 只能由我们的验收组长沈 元先生
翻看, 翻阅时须戴白手套和口罩。这种长见识的学
习机会, 就是古籍专家也是难得的。这种手把手地
















的出笼, 从而不断提高了学术水平。近 20 年来,
我结合古籍整理工作实际, 积极撰写文章, 计 30
余篇; 参加编纂和点校古籍 12 部, 国家项目 3 部;
独立编纂 !馆藏古籍善本书目∀、 !馆藏地方志目
录∀ 和 !福建文献书目∀ 共 3 部。参加编纂的 !中
国地方志联合目录∀ 获 !全国科学大会∀ 奖。独立
完成的 !有关 %台湾外记& 的几个问题∀ 和 !台湾
早期方志杂考∀ 分别获全国、省 (市) 优秀论文
奖; 另有 !台湾省方志论∀ 和 !中国地方志总目提
要∀ (台湾省) 二部专著正式出版。而 !中国地方
志总目提要 (台湾地区 ) ∀ 被评为福建省图书馆
1993- 1995年度优秀论文。
而知天命之年是我申报副高职称的美好岁月。
当时满以为 手中有粮, 心里不慌 , 结果在填写
科研成果及工作量时, 只因如实填报了馆里需我脱
产三年搞 !28 种省志人物索引∀ ( 600 万字) 一书
而 侵犯 一馆头的工作量而不果, 只好隔年 (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十四史∀ 从何读起? 一部 !四库全书∀ 又有多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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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遍? 单是中国古籍少说也有 10 万卷。一个人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巢穴, 生命的禅床 , 那么, 我几十年坐拥书城,
岂不人生之最大享受! 这或许是对一个献身图书馆
事业的人的最大回报! 首先是看的书比别人多。比
如馆藏 15 万册线装古籍, 我至少每本摸过三次
(普查善本, 地方志和整理书名目录等)。其二是
1985年受历史系聘为兼职教师, 第一个教师节日











委员会编的 !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∀ ( 1997
年北图版易名 !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
录∀)。第六是在帮陈碧笙教授点校 (清) 江日 撰
!台湾外记∀ 十卷 (另一部是 (清) 蒋毓英等纂修
!台湾府志∀ 十卷以及他的稿本 !郑成功年谱长
篇∀) 出版后, 出版社寄来稿酬, 他老人家一早就
打电话给我, 要我上午八时正在银行门口等他。当
我到达时, 他拿着汇款单给我看, 说 你看, 这么





合编) , 历时三年把 24 万张卡片编成稿本送出版社
付印后, 这位领导向出版社独自预支三万元稿酬,
事后既不告知执政的图书馆领导, 也不支付给合作
单位以及参与纂编的同志, 这 壬之辈, 是图书馆
的奇耻。只能哀其人格丧尽, 怒其贪得无厌。
当日历换上 1996 年的时候, 退休的倒计时牌
每天都在提示我。夕阳西下, 还有一段路程还得赶
完。历时近 20 年整理的 !福建文献书目∀ 刚刚封









月的最后一天, 我告别了工作 40 年零 7 个月的图
书馆, 手里捧着 光荣退休 证书, 举着图书馆后
生 安度晚年 的祝福, 愉快地回到家。还没有到








(收稿日期: 1998- 08- 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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